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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记忆”征文选登

母亲的麦面汤

对于家的眷恋，往往来自于对味

道的怀念。每个人都会在心里装下

一种特殊的味道，如母亲最擅长的红

烧鱼，父亲最得意的酸脆土豆丝，奶

奶独创的芋艿蘑菇等等。这些味道

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却总在

某个特殊的时候唤醒你对家的怀

念。就如我总偏爱手擀面——俗称

麦面汤，隔段时间就馋这口，这或许

就是平时常说的情结吧。

我打小就对麦面汤情有独钟，却

往往在农闲时才有机会等到母亲做

这道美食。那时总喜欢在厨房跟母

亲一起做。只见母亲先舀几升麦面

到大盆里，然后加入一勺盐，接着一

手舀水往里浇一手不停地搅拌着面，

待到面全结成团，软硬适宜后再两手

并用，使劲地反复揉压十来分钟，直

至面黏性十足后就放在灶台上让它

先醒一下。在旁边的孩子们早就剥

好土豆切成大块放进钢筋锅里与大

半锅水煮起来了。

已腾出手来的母亲就开始做浇

头。先在铁锅里熬化一大勺白白的

猪油装大碗，如果恰好有肉或者其他

诸如胡萝卜之类的炒起来的话这浇

头就特别饔了，浇头出锅，香味就在

厨房氤氲开，不断刺激我们的味蕾。

此外，还要在浇头碗里放入小葱、酱

油、味精这些不可少的佐料。

母亲炒好浇头就开始擀面皮了。

她一般先把面分为均匀的两团，再把

一团面放到案板上用面棍用力地压，

直到把面团压成扁圆后，才拿起约莫

一米长的擀面杖开始擀面。母亲先在

那团扁圆的面上敷上一层薄薄的面

粉，再继续用擀面杖压，直到面团成为

厚面皮且能包裹住擀面杖，她才两手

握着包着面团的面杖在案板上滚动，

边滚边下大力使劲地拍打，面案随着

母亲的双手用力发出“啪、啪、啪”的声

音，母亲的汗也慢慢地渗满额头。伴

随着面皮一次次地展开敷粉，一次次

地包裹擀压，面皮不断地变大变薄，直

至盖住整块案板。看圆圆的面皮已不

到一毫米的厚度，母亲就两手拎起面

皮的两头如叠被子般将它层层叠起，

每层约十厘米宽，操起菜刀“嗒嗒嗒”

飞快地切成一厘米左右宽的条，待全

部切开，抓起面头一抖，长长一溜面

条，薄而均匀，我们这些孩子在旁看得

直咽口水。

待水开面下锅后，再抓两把家里

腌制的雪菜扔进去再次烧开，热气腾

腾中，面香土豆香雪菜香交杂着飘溢

而出，令人垂涎欲滴。这时，先舀一

碗热腾腾的面汤淋浇头上，葱油香扑

鼻而来，守在灶台边的孩子们早准备

好一只只大碗等着母亲盛面了。面

盛出后淋上猪油浇头，再用筷子挑匀

了，照例先给奶奶、父亲端一碗，孩子

们就一人捧着一只大碗吃得滋溜溜

响，奇怪的是麦面汤里的土豆块似乎

也比平时吃到的香得多。母亲则继

续擀第二团面，直至出锅装碗了才

行。那时候一家老小六七口人，四个

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个胃口

都大得很，特别是我，但凡吃麦面汤，

一定会吃足满满的两大碗才过瘾。

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后，不免想

念母亲的麦面汤，幸好当地多的是拉

面馆，拉面虽然没有擀面这么薄，但

也有手工面的味道，且看着大面锅上

氤氲蒸汽的倒也可聊解思家之苦。

工作后，单位附近有位可亲的娭毑，

她的几个儿女全在外地创业，她就给

常到她家玩的年轻人做好吃的，擀的

麦面汤面皮薄而韧，面汤的浇头同样

香气扑鼻，母亲的味道萦绕于唇齿

间，令人眷恋。我就是在她家初次拿

起擀面杖练习擀面的。

成家后到城里生活，永康城的大

街小巷里倒有几家很正宗的麦面汤

店，他们的招牌面——肉骨头土豆雪

菜手工面吃着蛮正点，有时候就过去

解解馋，但却总觉得还是少了点当年

母亲的麦面汤带给我的诱人。我家

那小吃货儿子更是常常反对我带他

去这些面店。于是，我只有学着母亲

的样子自己做。先和面，揉面，再把

家里存放的鲜肉、香菇、青菜、土豆一

股脑儿找出，炒了香菇肉丝、青菜做

浇头。然后，把剥皮的土豆切片入锅

水煮。家里没有大案板，擀面杖也是

只有三十厘米长的一段，但做两三碗

面的小面团来说绰绰有余的。为了

能擀得薄一些，我还是把面团分成了

两块。这样左一下右一下移动着让

擀面杖在面皮上滚动，居然也把面擀

薄了，厚薄均匀，与母亲擀得差不多

薄。更欣喜的是，切面的时候居然可

以叠加上好几层却不粘在一起，自觉

也算是得母亲的真传了！待面出锅，

加上浇头、青菜，热气腾腾的一大碗，

儿子循着那诱人的香气而来，开心地

大叫：“妈妈，好香啊！”

干干净净，再给我个大拇指：

“好！”咳，原来这小子也跟我一样只

喜欢母亲在家亲手做的麦面汤呢！

初战告捷后，在家擀面吃渐成习惯。

写到此，忽忆起晋朝文人束晳

《饼赋》（注：古人称面为汤饼）中的描

写：“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

霜成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

似春绵，强似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

气散而远遍。行人唾液于下风，童仆

空瞧而邪盼。擎器者舔唇，立侍者干

咽。”此文将冬日吃面解寒充饥的情

景，写得生动而异趣横生，读之莞

尔。想起在北方求学的儿子，在那个

以面为主食的城市里，他是否能够找

到一碗有家的味道的麦面汤，来抵御

离家的寒冷呢？

传统永康人家坐月子，必须实打

实地吃上一个月的红糖鸡子酒，简称

鸡子酒。哪怕产妇一天吃三顿，算起

来也至少整整九十顿，用现在产后恢

复的观念来看，简直无法想象。还记

得老妈曾说起当年生下我后，每每到

饭点，看着奶奶端着那碗鸡子酒向她

走来就开始抹眼泪。那时候老爸出门

在外，而新媳妇儿难免内敛，拒绝的话

根本张不开口，更何况婆婆是真心为

你好呢？好不容易回娘家了，第一件

事就是嘱咐外公赶集时一定要买上两

斤肉，回来烤肉麦饼吃。

尽管鸡子酒令产妇见了头疼，但

若是难得吃上一回，也是人间之美

味。鸡子酒做法简单，开火，倒入几勺

红糖，一碗黄酒，若是怕酒味重，也可

稍兑点儿水，待开锅后打入一双鸡

蛋。待鸡蛋一熟，一碗香喷喷暖心又

暖胃的鸡子酒就做好了。虽说做法简

单，但原材料却一点儿都马虎不得。

红糖必须是本地糖蔗制成的土红糖，

切不可取一般市面上甜菜制成的廉价

红糖；黄酒则是自家用红曲糯米酿造

的陈酿，香味儿更足；讲究些的，这鸡

蛋也必须是自家喂养的土鸡下的新鲜

鸡蛋。一口鸡蛋，就上一勺飘着浓香

的红糖黄酒汁儿，就别提有多美了。

在永康，鸡子酒向来被视为大补

之物，虽说不是产妇专供，但在二三十

年前，可不是随便能吃上的。家中谁

有个感冒头疼的，兴许还想不起煮个

鸡子酒补补，但若遇上谁病了几天，眼

看着身子虚了，家里的主妇便会提议：

“替你烧碗鸡子酒来哦？”当然，除了补

身体，好东西自然也是待客之物。刚

吃了饭去别人家做客，也有主人家会

给客人煮上一碗鸡子酒，算是加餐点

心。如今看来，也算一道快手的饭后

甜品了。

几十年前，物质条件差，去别人家

做客若是吃上了一碗鸡子酒，回来都

值得跟邻里间说道说道。记忆里，最

近一次吃鸡子酒，也已是十年前了。

那年年初去姑婆家拜年，为了不让年

迈的姑婆下厨烧鸡子索面点心，大家

特意挑了晚饭后去。姑婆一听都吃过

饭才来，心有不悦，立马站起来说：“那

我给你们烧碗鸡子酒，这个不占肚，红

糖是我儿子做了给我的，酒也是自家

做的，鸡蛋是人家给的土鸡蛋，都好

的。”转眼姑婆已是耄耋之年，下厨之

事鲜有谈起，可那个冬夜姑婆端来的

那碗香甜暖人的鸡子酒，却深深地留

在了我的味蕾上。

尽管如今仍有不少产妇依旧沿袭

着月子里吃鸡子酒的风俗，但在主妇

们的待客清单上鸡子酒却慢慢消失

了。时至今日，你若在永康去谁家里

做客，如果主人家还能为你烧上一碗

鸡子酒，那端出的不仅仅是一份好客

之道，更是对永康饮食文化的深深眷

恋之情。

说起邻前隔壁，自然而然地让我

联想起老家大田小院的那些老乡

邻。小院的建筑风格是江南典型的

“回”型结构，上车门、大门、下车门、

轩间——连同曾经的生活，一切的一

切，都渐渐清晰起来。

从有记忆起，阿伟便是个哑巴。

他年纪虽然比我们大了一点，智力却

不见得发展，呆头呆脑，时不时地从

嘴角缝里流出些哈喇子，看起来傻乎

乎的。阿伟最拿手的绝活是砌砖，那

个时候，还少有如今的红砖，小院“后

隔”里基本上是祖上造房时留下的零

碎青砖瓦块，阿伟总是会像模像样地

叠起砖头，嘴巴里总是会叽里呱啦地

说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言语。很多

年过去，我偶尔回到小院，阿伟总像

见了亲人般呢呢喃喃地诉说着他的

激动。“呆头阿伟”似乎成了他的终身

标签，但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亲情般的

温暖和记忆。

吃饭是小院里一道独特的风

景。一到饭点，各家的小孩都会端着

饭碗，上下阶沿乱窜。那时的饭菜基

本上是稀松平常的青菜萝卜、梅干

菜、腌菜生，但是却让儿时的人们吃

得那么美味！“阿娣太公”是待遇最好

的一位，每餐一碗满满的小汤碗米

酒，总是就着一点小菜，吃得有滋有

味，红光满面，谈笑风生。那种惬意、

那种满足，恐怕今生是再也没有什么

言语可以描述的了。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依然是经济凋敝、生活困顿、物

资匮乏的窘态。老底子永康人的传

统——米胖糖和炒米粉，往往便是出

嫁女孝顺爷娘的最好礼物。记忆中，

小院里的老人们便经常拿这两样打

点我们这帮小孩，而“阿娣太公”便是

其中最慷慨的一位。

记忆中，“阿娣太公”的标志性

衣着是一顶黑色可遮耳、不知叫什

么名字的帽子。他总是红光满面、

声音响亮，一笑起来眼睛便眯成了

一条缝，拄着手杖。平时省吃俭用，

突然有一天发了极大的善心，在乡

里独资修了一条简易的石板桥。在

遭遇一场洪水后，石板桥又重新修

缮如初。这自然便利了去隔溪田畈

劳作的村民。

用我妹妹的话说，我们这一辈

人的称谓是最乱套的了。我也是莫

名地感到奇怪，我们怎么会叫“阿娣

太公”的儿子为“阿龙阿叔”的呢？

许是上一辈人教诲的缘故，我们对

人称谓便也是如此地牵名挂姓、有

点不知大小。

“阿龙阿叔”在小院里是最有文

化的一位，也是最有涵养的一位。总

是笑眯眯地看着你说话，不论大人小

孩，总是一幅和蔼可亲的模样，透着

一股干练和锐气，让人敬畏。那个时

候，最会使坏的便是勇飞，穿了一双

时髦的拖鞋，踢踏踢踏地响着，惹得

我眼红了，硬是把一双好端端的凉鞋

带给剪了，学了他的模样，引得他们

一家人都哈哈大笑。多年以后，他们

还曾提起这窘事，让我尴尬不已。而

勇飞的二姐，生得清新秀气，模样娇

小可人，天生的一副好嗓子，总是一

大早在房间里唱着流行的歌曲，好听

得让人以为是广播里唱出来似的。

而最“倒灶”的应该便是美秋

了。她的外婆总是系着一条老旧的

藏青色布腰裙，要她干这活那活的，

厉声呵斥着，精瘦得有些骇人。因为

没有经常一起玩耍，记忆里她的模样

便模糊了。以至于后来我们上了学，

她也回了自己的老家，少了音信，便

再也没了一丁点的印象。

小院给人的总是那副老旧、邋遢

的样子，走出去了，却总是有股不舍

和依恋。时光如梭，岁月成河，过往

的一切都成了梦中的记忆，成了念

想。青砖老屋已是物是人非，黄泥墙

的老屋头、亲人般的老邻前犹如心底

里的一叶小扁舟，静静地淌在岁月河

里，让我忍不住回头张望！

邻前隔壁
□贾光华

□王珍

鸡子酒
□吕丽盼


